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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氏的符碼與解構──

為何身為女性主義者的我，小孩並未從母姓？

林志潔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特聘教授

日本最高法院在 2021 年 6 月，對於民法和戶籍法規定夫妻需要姓同一姓氏再度表態，認
為此並未違反憲法對婚姻自由的保障（中村奈都子，2021）。雖然最高法院也理解在社會和經
濟結構變遷下，要求夫妻同姓，會造成個人和企業的各種不便與負擔，因而也指出未來可交由
國會進一步討論再做出決議，但將球丟回立法機構的作法被認為在拖延改革，且這是已經是繼
2015 年日本最高法院認為強制夫妻同一姓氏並不違憲，又一次的否決夫妻各自保有姓氏的可能
（最高法院在 2015 年時的否決理由是該條文也允許夫妻可約定以妻姓作為統一之姓氏，因此
並無平等權之違反，同時也認為「不強制變更姓氏」並非日本憲法所保障的人格權範圍），讓許
多性別平權的推動者萬分失望（中村奈都子，2021；鍾宜婷，2015）。

在夫妻姓氏之爭的討論中，眾多支持夫妻同姓的保守派論述即強調姓氏是家族和宗族制度
的根基，是社會穩定的基石，例如憲法學者雅臣孝德在接受《NHK》電視台訪問時便說，「姓氏
是聯繫家族連結最好的方式，讓夫妻保持不同姓氏將會破壞社會穩定、公共秩序和社會福祉」，
而法律學者百地章教授亦認為：「有關修訂將令親子不同姓的問題應運而生，長遠會令親子關係
薄弱，影響日本人敬奉祖先的傳統價值觀」（劉澤謙，2015）。這些觀點，充分反映了在許多亞
洲的傳統文化下，姓氏與家族、宗族制度密不可分的聯繫。

臺灣屬移民社會，族群多元，又經歷數次政治變遷和文化融合，與日本文化強固而綿密的
家族宗族制度有所差異，然而起源於中國華南農業社會的宗族和家族組織，在臺灣依然有一定
的影響力。學者姜貞吟（2017）即指出，在臺灣，共姓的宗族或家族，在文化活動（如掃墓祭祖、
法會儀式）或政治活動（如選舉動員、鄉里派系），依然扮演重要角色。如姜貞吟教授所觀察，
宗族以男性為主要繼承軸，凡家族內出生的男性都會被視為家族主要傳承者，而被編入祖譜與
刻上公廳牌位之中，日後宗族男性婚配的女性配偶，會被視為該男性丁口的家戶成員，享有被
編入祖譜與刻上公廳牌位的待遇，因此民法修法夫妻姓氏規定之前，女性若在婚後冠夫姓，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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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維持全家成員同一姓氏 1 。也由於姓氏作為家族和宗族的根本，因此在民法親屬編已經修法、
夫妻可以各保有姓氏之後，夫妻冠姓的情況已經較為少見，但子女的姓氏在香火、祭祀的傳統
下，仍受到父系家族與宗族概念支配。

我國親屬法上關於子女姓氏的規定，從最早的子女從父姓、贅夫之子女從母姓，以繼嗣、
香火的家族宗族觀念為立法根本，在社會結構變遷與性別平權運作下，迭經修正，終於來到現
行法的版本：父母可以約定子女姓氏，無約定或約定不成可由戶政機關以抽籤方式定之，而子
女在成年後，也可以自己選擇變更為從父姓或母姓 2 （王如玄，2019）。然而，法律的變更並未
導致子女從父姓的選擇，據內政部統計，2021 年夫妻雙方約定出生嬰兒姓氏情形，從父姓者
比率達 97.21％，從母姓者僅為 2.74％（內政部戶政司，2021）。因此，如何面對姓氏與父權的
結合？是否在此有其他的可能？

1 另，我國舊民法親屬編原規定：「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。贅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。但當事人另有訂定者，不

在此限。」該條文於 1998 年 6 月經修正為「夫妻各保有其本姓。但得書面約定以其本姓冠以配偶之姓，並

向戶政機關登記。」
2 王如玄律師對此曾有詳細的整理如下：有關子女姓氏問題，民國 19 年民法親屬編制定時，民法第 1059 條原

規定「子女從父姓。」「贅夫之子女從母姓。但另有約定者，從其約定。」至民國 74 年民法親屬編修正時，
鑑於國人囿於子嗣觀念，每於接連生育女孩後，為期得男，輒無節制，不但有違家庭計劃生育之原則，且影
響母體健康，增加家庭負擔；又嫁娶婚之子女限從父姓，而贅夫之子女，則可另外約定，亦有不公，故增訂：
在嫁娶婚情形，母無兄弟無法延續娘家香火，得經過父母雙方同意，約定子女從母姓。此次修法還是立基於
國人傳宗接代之觀念；且須滿足「母無兄弟」之要件，且條文既謂約定，即須父母雙方協議，但又未規定約
定不成應如何處理。民國 92 年 6 月 25 日修正公布姓名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，在夫妻離婚，未成年
子女姓氏與行使親權之父或母姓氏不同者，得申請改姓，這種修正方式部分解決子女因為與繼父及母親都不
同姓而衍生的麻煩，但也會錯誤傳遞姓氏與親權行使為正相關連絡的錯誤印象（小孩跟我姓我才要養），且仍
未能徹底解決性別平等爭議。直至民國 96 年 5 月 4 日又再度修正規定為：「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，應以

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。」「子女經出生登記後，於未成年前，得由父母以書面約定變更為父姓或母姓。」

「子女已成年者，經父母之書面同意得變更為父姓或母姓。」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，且有事實足認子女之

姓氏對其有不利之影響時，父母之一方或子女得請求法院宣告變更子女之姓氏為父姓或母姓：一、父母離婚

者。二、父母之一方或雙方死亡者。三、父母之一方或雙方生死不明滿三年者。四、父母之一方曾有或現有

未盡扶養義務滿二年者。」雖肯定父母雙方得立基於平等立場協議子女姓氏，但仍未解決父母無法達成協議
時子女之姓氏問題。在此期間，民國 97 年 5 月 28 日修正公布施行之戶籍法第 49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：「出

生登記當事人之姓氏，依相關法律規定未能確定時，婚生子女，由申請人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依父姓或母

姓登記」，開始有了抽籤規定。但卻一直到民國 99 年 4 月 30 日修法才又將戶籍法之規定回歸民法親屬編，
修正子女姓氏規定為：「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，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。未約定或約定不成者，

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之。」「子女已成年者，得變更為父姓或母姓。」及聲請法院宣告變更子女姓氏之相
關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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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者陳昭如 (2010) 和彭渰雯（2021）提出可能的作法，認為作為女性也有權利讓孩子跟自己
姓這件事，可成為「逆反傳統創造」，翻轉「傳宗接代」原本內嵌的父權意涵，也就是不再將從
母姓只視為挽救父系繼承危機的手段，而在更多人將從母姓視為日常，並且一代接一代實踐。

逆反傳統的作法深具創意，值得讚許，而我自己想到的回應和可能性則如下：

第一、姓氏概念的本身就是父權結構的產物，母親的姓也是母親的父親的姓。縱算在現代
法與性平觀念下，婚姻已經逐漸演變為：你離開你家，我離開我家，我們建立新家；但是這種
成家後的形式上脫離，並未等同於與家族和宗族間的斷裂，在保有香火延續與宗族祭祀的傳統
下，即便夫妻婚後各自保有姓氏，子女依然被賦予未來需要傳承祭拜和延續家族宗族的責任。
既然子女的姓氏與家族宗族傳承直接相關，則姓母姓是否能解決上開傳統賦予的責任或壓力？
難道所指為姓母姓者所祭拜的為母親的祖先而不祭拜父姓祖先？此逆反傳統之意是否為將父系
祖先逐一替換為母系祖先，以建立一套以母系為家族與宗族之傳統？則此種替換，依然在家族
與宗族之框架下。

第二、姓氏涉及自我認同，我認為是人格權的重要內涵。例如我個人，我從不祭祖，也無
任何宗教信仰，姓氏對我來說只是一個身分符碼，而不具有祭祀、香火、拜拜或宗族傳承的意
義。此外，我也完全沒有需要讓孩子產生「林姓」我群認同的想法。是以，從確定懷孕後，就
跟先生表明無須考慮從母姓一事，因為連我自己都沒有對林姓這個姓氏有任何特殊榮譽感或家
族傳承感的需求，所以與其讓我的孩子跟從母姓，我反而希望從弱化家族宗族、姓氏與父權的
聯繫，以及強化個人主義與成年子女的姓氏選擇來處理。覺得可惜之處在於我國民法尚無選擇
母姓與父姓之外的第三種姓氏，未來應可研議例讓子女可選擇實際其成人之扶養人的姓氏，或
其他親屬的姓氏等可能性。如每個人可以自由決定自己的姓氏與名稱，方為我理想中自主權的
完整實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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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言之，我的觀點是：每個人看待姓氏的定位不同，宜以開放的方式尊重每個人的選擇，
否則容易造成另一種壓迫。翻轉姓氏的父權意涵有很多種可能的作法，從母姓可以做為一種
管道，但如我這樣不認為自己的姓氏或自己父親姓氏有什麼值得傳承、希望將姓氏與宗族家
族漸漸脫鉤者有之，對自己父親的姓氏有強烈我群認同之女性，因而積極參與父親姓氏的家
族宗族活動或約定子女從母姓者亦有之。在後者情況，恐怕不太可能用從母姓去解決，需要
的是我們在文化續造上去回應社會脈動，作法例如肯定一個女性職司主祭、擔任派下員，讓
單身或離婚的女性死後回歸原生家族的祖塔和公廳（姜貞吟，2020）。同時，我們也應該思索，
在同婚的配偶關係上，亦可能有我群歸屬的需求，從而使得認同可能性更為多元，那麼，過
往家族宗族由父權父系全然支配的聯繫鍵，就有機會產生鬆脫。從另一方面而言，亦可多方
教導子女成年後對姓氏的自我決定權，讓他們在成年後可以有更大的、決定自己姓氏的空間，
這可能是我們邁向開放式與多元家庭社會，在從母姓之外，可以思考的其他路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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